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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成长奥秘：“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 	
  

党国英	
  

	
  

	
  

	
  

摘要：60年来，“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一样，为中国经济成长提供了绵延不断的动力。

如果说后30年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体上确立了市场化走向，那么在土地要素的利用上差不多是

个例外。上世纪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基本

上是无偿取得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对农民实行征地补偿，但补偿费用一直很少，到目

前为止也不超过1万亿人民币，而取走农民土地的总价值远远大于这个数。我用国民收入分

配的方法估算，取走农民的土地的总价值应该在20万亿之上。	
  

	
  

	
  

对中国农村60年发展与改革的研究，很多学者习惯于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这种区别

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区分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后30年的农村发展的确成绩巨大，

与中国时期的改革有密切关系，但后30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离不开前30年积累的一些因素。认

识不到这一点，恐怕不能真正搞明白后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一）发展奇迹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生

活，的确是一个奇迹。发展的奇迹也表现于农业，但如果细致分析，农业发展的奇迹实际上

有前后两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获得了很快发展，其中有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

速度甚至快于城市居民。但这个时期的土地投入、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是增长的，相应地农

业产出也在增长。产出增长比要素增长快，就是“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领域资本投入在增长，但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实际在

下降。1996年之后，耕地出现净减少；2000年以后，农村劳动力也在稳定减少，减少的速

率大约在1.6%左右，但这个时期的农业GDP却在稳定增长，1996年之后农业GDP平均增长约

8%。这种变化也是一个奇迹，且比第一个奇迹更重要，因为这个奇迹是在两种要素投入减

少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还可以估计农民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我用不充分的资料做

了一个估算，1996年以后，资本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左右，低于农业GDP的增长率。

这就说，第二个奇迹不能用资本的增长得到完全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第二个奇迹？一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二可以归结为分工水平的提高。而

这两个因素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进步，因为农业技术服务的市场化提高了效率，

促进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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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近年已经成为经济学家解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关键词”。其实，

这也是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来自中国农村的巨大的人口存在。中国

“农民工”的工资曾经长期保持不变，只是近几年才开始上涨。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工商业

资本能够以低成本扩张，并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主体

是男性轻壮年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妇女和老人更可以不计“工资”从事农业生产，并通过

精耕细作来部分替代农业资本投入，节约了资本投入，产生了廉价的农产品。农业的低投入、

农产品的低价格压缩了农业的GDP，实际上低估了农业的增长。所以，总体上看，中国经济

的高速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得益于农业生产的低成本。“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农民的

“负收益”。	
  

“人口红利”这个因素不是1978年以后创造的。这个因素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

国农村的人口快速增长，二是城乡劳动市场的分割。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与城市化进展缓

慢、农村保持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这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遗

产”。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至今没有打破，这使得“人口红利”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成

长的显著因素。	
  

（三）土地红利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似乎忘记了还有另一个“红利”，即“土地红利”。上世纪农

业合作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基本上是无偿取得的。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对农民实行征地补偿，但补偿费用一直很少，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1

万亿人民币，而取走农民土地的总价值远远大于这个数。我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法估算，取

走农民的土地的总价值应该在20万亿之上。	
  

“土地红利”同样是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重要因素。土地要素所有者本应得到的收入

转化成了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收入或再投资的资本，经济增长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60年来，“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一样，为中国经济成长提供了绵延不断的动力。如

果说后30年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体上确立了市场化走向，那么在土地要素的利用上差不多是个

例外。在城市土地方面，1950年前后的“土地革命”没收了“敌人”的土地，民族工商业主

的地产通过“合作”的方式“改造”成了城市的公有土地，而一般的住宅用地产并没有变成

公有土地。但1982年的宪法修订兵刃不见、刀枪不鸣地就宣布了城市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

在农村土地方面，1953年后的合作化运动并没有规定农民不能退出合作社，就是说农村土地

充其量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公有土地，但后来也无声无息地变成了“共同共有”的公有土

地。国家合法地成为最大的“地主”，是后30年里的事情。	
  

农民向中国经济贡献了“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为什么中国农业仍在发展，中国

农民的收入仍在提高？其魔力在哪里？答案还是改革开放。只要有市场，哪怕是一个扭曲的

市场，也比没有市场强。农民被放活了，他贡献了劳动和土地，只要自己的收益比过去强，

哪怕别人的收入增长更强，农民自己也会有所行动。中国农村的进步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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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其奥秘正在这里。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